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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绝对音高（musical absolute pitch，AP）能力是一种敏锐的乐音音高知觉分类和记忆能力，表现为在没有任何其它音高参

照的情况下，能够对所听到乐音音高进行准确命名或分类。本文从音乐绝对音高甄别方法、基因遗传、早期音乐训练、语言环境对

音乐绝对音高能力形成的影响，以及绝对音高与音乐能力、音乐记忆和空间能力方面的研究进行了介绍，提出研究音乐绝对音高

的重要性。最后展望了音乐绝对音高领域未来可能的四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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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file of Musical Absolute Pitch in the Field of Behavioral Research*

Musical absolute pitch (AP) is the rare ability to instantaneously recognize, name, memorize and categorize tones

without using a reference pitch for comparison. There are two main categories of tests for differentiating absolute pitch and non-absolute
pitch: naming note method and non-naming note method. The influences of gene, musical training during early childhood and language

environment were discussed in the present review.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processing, music memory and spatial ability in persons with

musical absolute pitch were also described. Finally, four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musical absolute pitch we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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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所听到声音频率进行分类，并从中获取信息，对于生物

体生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如蟋蟀需要从另一个蟋蟀发生的声

音中判断其年龄[1]，并本能判断出其健康程度[2]。同样，对于人类

来说，对声音音高进行知觉分类、记忆和推理是人类生存必备

的能力之一。譬如，男性与女性发出声音的频率有着显著的不

同，使得听者很容易地判断出发声源的性别[3]，性吸力强度[4]和

社会地位[5,6]等。人类群体中，存在着一小部分特殊的群体，他们

表现出在没有任何其它音高提示或参照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

对所听到的乐音音高进行识别、分类或再现的能力，这种能力

称为绝对音高感[7]。比如莫扎特在小的时候，听到教堂钟的声

音，他能随口说出钟声音高所对应钢琴键的名称，莫扎特也表

现出典型的音乐绝对音高感现象[8]。许多非人类的生物物种比

如鸽子、某些鸟类等也表现出了绝对音高感现象[9-12]，并且与人

类相比，鸟类更多地表现出绝对音高感现象[12,13]。

音乐绝对音高感知能力是一种特殊的音乐才能，许多世界

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都拥有绝对音高感知能力，包括贝多

芬、巴赫、肖邦、海菲兹、鲁宾斯坦等[8,14]。绝对音高在人口中发

生率极低，在西方，10000人中间仅有 1个人拥有绝对音高能

力[15]，在专业音乐家当中，绝对音高的发生率为 10%-15%。在

亚洲音乐专业学生中绝对音高发生率明显增高，达到 32.1%

-47.5%[17-19]。初步统计，一百名音乐教育专业的日本大学生中约

有 30名学生拥有绝对音高能力[20]。与绝对音高相对应的是相

对音高(relative pitch,RP)，是指需要在其它音高提示或参照的

情况下，才能对听到的实际音高进行识别或错误识别[16]，普通

被试和大多数音乐家都具有相对音高能力。

从物理属性来说，决定颜色是光的波长，波长本身是一个

连续性变量。同样，决定音高的波长亦是一个连续性变量。在现

实中，几乎所有被试都具备使用颜色类别名称对连续性的波长

进行命名的能力。然而，只有极少数被试具备使用音名类别名

称对连续性的声波波长进行命名的能力。研究者经常将绝对音

高拥有者的音调辨别能力与人类的颜色辨别能力相比较[15]，因

为绝对音高拥有者对音高进行分辨和命名，就如我们绝大部分

人命名颜色一样。当我们分辨红色时，我们不需要把它与其他

的颜色进行比较或考虑颜色之间相对关系后进行命名。然而，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独立地给音命名是一件困难的事。一个缺

少绝对音高能力的人相当于极为少见的颜色命名缺陷综合症

者。因而，在绝对音高研究领域令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有很多，

譬如，为何如此少的人才拥有绝对音高能力，绝对音高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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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成的，拥有绝对音高能力的被试其音乐加工的特点是怎

样的等问题。

绝对音高是一个复杂和令人困惑的现象[14]，许多研究者对

其进行了研究，但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近年来，研究者在

绝对音高甄别方式（非命名测验法）、形成机制、绝对音高群体

的音乐加工特点和和音乐记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

新的突破，需要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对拥有绝对音高能力的

群体进行研究，为理解听觉系统可塑性提供了重要的模型，以

及为研究基因与环境在人类复杂行为发展中相互作用提供了

理想范式。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亦有大量研究从神经机

制角度揭示绝对音高群体音乐加工特点（见中文综述[21]）。

2 绝对音高甄别测验类型

目前甄别拥有绝对音高能力被试测验类型，从总体来说可

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为音名命名法，一类为非音名测试法。这

两类方法基于的理论各不相同。音名命名法基于绝对音高感是

早期音乐训练而产生的理论观点，只能用于甄别有过正规音乐

训练的个体是否拥有绝对音高能力，而无法用于甄别未受正规

音乐训练的个体是否拥有绝对音高能力。非音名测试法基于绝

对音高与非绝对音高群体对音高记忆保持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理论观点出发，着重从音高感知稳定性角度来甄别个体是

否拥有绝对音高能力，适用面更广。比如，非绝对音高被试的记

忆很容易被 4-7个干扰音所破坏，而绝对音高群体却能很好地

保持音的正确性。

2.1 基于音名的绝对音高甄别测验

目前，被研究者广泛应用的，基于音名的甄别音乐绝对音

高测试，是由加拿大 McGill大学 Zatorre团队（2004）编制的测

验（http://www.zlab.mcgill.ca/home.html），该测验由 108项测题

组成，每一测题呈现一个音，时长为 1秒，音域涵盖 3个八度

（从 C3到 B5）。测验时，被试在答案纸上写出所听到音高的音

名，正确率达到 70%以上者视为音乐绝对音高被试[7]。或者用鼠

标选出所听到音高的音名[22]。目前，很多研究利用在线测试的

方式来收集数据，比如 Athos等人（2007）[23]。应用比较广泛的

基于音名的音乐绝对音高测验还有音高识别测验[17]，实验材料

包括 40个随机呈现的纯音和 40个随机呈现的从钢琴键盘频

谱中选取的钢琴音，测验任务为向被试呈现一系列音，要求被

试在电脑屏幕上点击所呈现音的音高名称。每个音的呈现时间

为 1 s，音与音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3 s，10个音为一小组，被试可

以在组间选择暂停休息。纯音测验与钢琴音测验分开计分，被

试正确反应则得 1分，如果音名错误在半音范围内计 0.75分。

在纯音测验中，分数高于 24.5就被划分为拥有绝对音高能力。

基于音高命名的绝对音高甄别测验基本都是同一模式，呈现某

一范围内的音高，要求被试写出呈现音高的音名或选择出所呈

现音高的名称，再以一定的得分标准来区分出绝对音高与非绝

对音高被试。已有研究显示绝对音高与非绝对音高两者在测验

中得分并非连续性分布，表现出各自聚集[23]。

2.2 基于音高感知稳定性的甄别测验

基于音名的绝对音高测验都要求绝对音高被试必须具备

音乐知识，所以这类测验对于没有接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人来

说是没有效度的。并且基于音名测验都是采用西方的音名，因

而对于非西方音乐体系国家中被试来说，其信效度值得商榷。

针对这种情况，Ross(2003,2004,2005)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

设计出一种不需要音乐知识的绝对音高测验方法，这类测验方

法称为非音名范式绝对音高测验（Nonmusical paradigm）[24-26]，

并利用命名甄别测验法作为同质测验对非音名范式绝对音高

测验效度进行验证。此测验并不要求被试对所呈现音的音高进

行命名，只需要调节弦声波产生按钮，产生与之前所听到的音

高相同的音。以被试调节音高时所产出的恒定误差和和其标准

差作为指标来判断被试是否具有绝对音高能力，研究结果发现

在平均恒定误差上绝对音高与非绝对音高两者并无显著差异，

然而，在标准差上，两者有极其显著差异，表现出绝对音高被试

复制所呈现音高时的稳定性显著好于非绝对音高被试。即使是

呈现干扰音，绝对音高被试复制出音高的标准差亦显著小于非

绝对音高被试。Ross等人（2003）利用此测验进行过一个个案研
究：R.M.较少受过音乐训练，但他测试的结果与绝对音高被试

测验结果吻合，早期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一些未受正规音乐训练

的被试表现出绝对音高感现象[27-29]。

总之，当前绝对音高甄别测验，依赖于研究者对绝对音高

能力界定，研究者对绝对音高能力界定尚未统一。基于音高命

名测验法工具，将绝对音高能力界定为能够识别所听到的乐音

实际的音名，认为绝对音高能力形成主要基于早期音乐训练。

然而，基于音高感知稳定性的甄别测验，认为绝对音高能力主

要基于遗传，相对独立于早期音乐训练，基于音高感知稳定性

测验工具的出现将有利于展开对绝对音高能力进行深入研究。

3 音乐绝对音高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显示绝对音高能力形成与早期音乐训练、基因遗

传、语言环境之间有一定联系，当前，关于绝对音高能力形成原

因存在着争议。其中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绝对音高能力形成需要

经过早期音乐训练，编码和记住有关音高信息依赖早期训练阶

段所积累的音乐基础；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相对于音乐经验，

绝对音高能力强烈依赖于遗传。

3.1 早期音乐训练对绝对音高感的作用

一些研究者认为绝对音高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基于这种假

设，有研究者按照一定程序去训练人们形成绝对音高能力[16]，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些训练程序并没有成功，即使有个别

案例接近成功，但是也没能使他们像绝对音高群体那样有着快

速的音高感知能力[16]。目前所有报告出来的绝对音高被试都有

着相当早的音乐训练经历，且绝对音高被试出现的数量显著地

受到早期音乐训练的起始时间影响。大量的研究表明多数绝对

音高被试是在 9岁之前就已经开始音乐训练，而 9岁后才开始
音乐训练的被试出现绝对音高现象比较少，在 4-5岁就开始音

乐训练的被试中出现绝对音高的数量最多[17-19,30,31]。亦有研究认

为早期音乐训练的关键期在 3-6岁之间[16, 32, 33]。在一项研究中，

Baharloo 等（1998）发现 40%绝对音高被试在 4 岁之前就开始

接受音乐训练，然而只有 3%的绝对音高被试是在 9岁之后接

受音乐训练的。支持绝对音高获得存在关键期的证据还有：绝

对音高被试对钢琴白键上音的感知成绩好于黑键上音的感知

成绩，因为白键上的音是他们在音乐课程中最早学到的[34]。讲

音调语言的人，如讲普通话的中国人，比不讲音调语言的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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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获得绝对音高能力，表明早期接触的听觉环境创造了一个

更好的获得绝对音高能力的环境 [14,31,35]。Vanzella和 Schellen-

berg（2011）研究支持了 7岁前开始正规的音乐训练，并且使用

固定音高乐器训练，更有可能获得绝对音高能力[36]。

最近有研究对 160名音乐家早期和当前的音乐环境作了

详细的访谈调查，收集这些被试音乐训练起始时间，持续训练

时间和训练方式等详细的数据，探讨绝对音高形成的影响因

素，结果发现，与准绝对音高音乐家和相对音高音乐家相比，那

些绝对音高音乐家更有可能报告其有家族成员拥有绝对音高

能力，表明遗传起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绝对音高音乐家报

告其音乐起始训练的时间更早（平均 4.4岁开始训练），表明早

期音乐训练对其绝对音高能力的形成亦起了重要作用。并且，

这个研究还发现早期音乐训练的乐器类型对其绝对音高能力

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37]。此调查结果发现绝对音高音乐家早期

音乐训练更多地使用音高固定的乐器训练（Fixed do instrument），

如钢琴，只有少数绝对音高音乐家早期音乐训练使用音高变动

（movable do instrument）的乐器训练，如小提琴。总之，这个定量

与定性并行的研究结果较多地支持了绝对音高的形成受到遗

传、早期音乐训练起始时间和早期音乐训练方式的影响[37]。

3.2 绝对音高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音乐学习关键期只是影响绝对音高形成的一个因素。实际

上，基因遗传这个先天性因素在绝对音高形成中也有着重要作

用[17]。起初，有研究发现绝对音高被试的左侧颞平面显示出更

大的不对称性，而且不对称的特征在出生前就表现出来了[38,39]。

Saffran和 Griepentrog（2001）发现在特定情境下婴儿优先使用

绝对音高线索，而不是相对音高线索，这意味着婴儿可能天生

就拥有绝对音高感知能力，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缺

乏音乐训练而逐渐丧失了绝对音高能力，可能就如同面孔识别

一样，发生了知觉窄化现象（perceptual narrowing）。此外，研究

还发现 8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完成需要绝对音高参与的感

知觉学习任务[40]。

目前有直接证据支持遗传因素对绝对音高能力形成起着

重要作用。Baharloo等人（1998）调查研究了音乐学校中的 600

余名音乐家，结果发现那些甄别出来具有绝对音高能力的被

试，40%在 4岁之前就开始接受正规音乐训练（27%音乐家但非

绝对音高被试也是 4岁之前接受正规音乐训练的），而 3%拥有

绝对音高能力的音乐家是 9岁后才开始接受正规音乐训练的。

那些绝对音高被试报告其家庭成员中有绝对音高能力的数量

是那些非绝对音高被试报告其家庭成员有绝对音高能力数量

的 4倍，从而表明绝对音高能力的形成，绝非后天训练可以完

全解释的，基因遗传必定起了作用[17]。随后的家谱法研究发现

绝对音高的同胞再显率（sibling rescurrence risky）为 7.8-15.1之

间，表现出家族聚集倾向[41]，虽然同胞再现率并不能完全反映

是遗传因素导致。Ross等人（2003）利用非命名测验法及个案研

究发现，被试 R.M.较少受过正规音乐训练，但他的测试结果与

绝对音高被试的结果很吻合，从而表明正规音乐训练并非是绝

对音高能力形成的必要条件。

此外，拥有绝对音高能力个体在不同种族中的分布比例是

不同的。Gregersen等人（2001）调查的 1067名音乐专业学生，

结果发现亚洲音乐专业学生比其他种族的人，绝对音高发生率

要高[18,19]。在此样本中，亚洲音乐专业学生的绝对音高发生率为

47.5%，远远高于高加索音乐专业学生 9%的发生率；此外，在亚

洲音乐专业学生中，日本学生约 26%拥有绝对音高能力，韩国

学生约 37%拥有此能力，中国学生约 65%拥有此能力[18]。Za-

torre(2003)认为这样的分布比例，不可以简单地将其归因于文

化因素或者音调言语经验因素，绝对音高发生率在亚洲人中的

优势表明了遗传在绝对音高能力形成中的作用，然而，Hen-

thorn和 Deutsch（2007）重新分析了 Gregersen 等人 2000年研

究的数据，将早期训练这一变量筛选后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发

现 "国家 "（地域）因素在绝对音高发生率上不存在显著差异[42]，

随后 Gregersen等人（2007）亦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将音乐

训练的起始时间（7岁前）和早期训练方式（音高固定乐器）两

个因素做了考虑，结果亦发现地域因素在绝对音高发生率上不

存在显著差异[43]，但是音乐训练的起始时间（7岁前）和早期训

练方式这两个因素能够很好地预测绝对音高能力出现与否[43]。

Theusch 等人（2009）利用行为遗传学研究发现染色体
8q24.21片断与绝对音高能力密切相关，此外还存在另外两个

靶点 7q22.3和 9p21.3与绝对音高相关[44]。随后 Theusch等人

（2011）进行一步利用双生子设计探讨绝对音高遗传率，结果发

现那些具有绝对音高能力的双生子中，同卵双生子家庭后代出

现绝对音高个体的数量显著大于异卵双生子家庭后代出现绝

对音高个体的数量，从而表明遗传对绝对音高起着重要作用，

进一步的分离分析，结果显示遗传率为 0.089[45]。

3.3 后天语言环境对绝对音高能力的作用

语言与音乐关系密切，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语言是音乐的特

殊形式之一[46]。并且，语言与音乐在脑加工机制上，有重合的神

经机制，表现为语言与音乐加工在大脑左半球的 Broca和Wer-

nicke区域有重叠[47]。音乐训练与语言获得之间存在交互影响，

表现为听音乐可以提高语言技能，所听到的语言也影响被试对

音乐的知觉[48,49]，绝对音高领域的研究也支持了语言加工与音

乐加工的相关性。Deutsch等人（2004）研究认为母语为音调语

言的人，比母语为非音调语言的人更容易形成绝对音高能力[14]，

语言因素使得以音调语言为母语的使用者更多地运用绝对音

高来辨别音乐音高。中国与美国学生中绝对音高的发生率不

同，同样年龄的被试中，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存在更多的绝对

音高被试[31]。在普通话中，一个词可能随着音调的变化而有着

完全不同的意思，就如一个音即取决于音的高低，又取决于个

体的绝对音高水平。Deutsch, Henthorn和 Dolson（1999）发现讲

越南语或讲普通话的人用母语讲话时拥有非常准确的音高知

觉能力[35]。当 "ma"用第一声调发音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把

"ma"分辨为 "妈 "，当用第二声调发音 "ma"时，意思则可能变

成了 "麻 "。与此相类似，当一个绝对音高被试成功地将 C#音

识别为 "C#"，或者将 D音识别为 "D"时，他也一样把音与言语

标签联系起来。这表明，绝对音高成为了语言的一个特征，类似

于语言中元音音高等其他特征。Deutsch等人（2006）一项大样

本的调查研究显示，说音调语言的群体（中国）比说非音调语言

的群体有着更多的绝对音高能力个体，从而支持了语言环境对

绝对音高形成的影响。同样，对美国音乐学校中学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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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发现讲音调语言越熟练的被试，出现绝对音高的可能性越

大，并且音乐训练起始时间在 2-5岁时，出现绝对音高的可能
性最大[50]。

4 绝对音高与音乐能力、音乐记忆和空间能力的研究

4.1 绝对音高与音乐能力

拥有绝对音高能力的个体是否也拥有其它音乐任务加工

上优势？已有研究显示与相对音高被试相比，绝对音高被试在

一系列音乐任务加工上展现出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可能是由于

音乐训练时间长短或音乐训练起始年龄不同带来的。因而，探

讨绝对音高群体在其它音乐加工能力上是否具有优势，首先因

素就是控制这两个干扰变量。即使控制了被试总体上的音乐训

练时间及音乐训练起始年龄，当前也有较多证据支持绝对音高

被试在音高听写任务、音程命名任务和音乐句法系列任务上均

显著优于非绝对音高音乐家。

在音高听写任务上，与非绝对音高音乐家相比，绝对音高

音乐家在听写测验中有着更好的成绩[51]。不仅在单个音听写任

务中有优势，在一段旋律命名任务中也优于非绝对音高音乐

家。但绝对音高音乐家与非绝对音高音乐家在单纯听觉能力测

试任务上没有差别[52]。在音程命名任务上，以三个八度范围内，

连续呈现 36个音，要求被试写出每个所呈现音的音符，不管是

以正弦波呈现、纯钢琴音呈现还是以和弦伴奏的钢琴音呈现，

结果均发现绝对音高音乐家测验成绩均优于非绝对音高音乐

家，表明这种优势不受音调和呈现音色的影响[53]。然而，早期有

研究认为绝对音高加工优势受特定音色（乐器）的影响，绝对音

高被试并不是对所有乐音的音色都表现出更强的音高识别能

力，有一些绝对音高被试只对一种独特的乐器拥有绝对音高能

力，这一乐器通常是钢琴，已被称为 "absolute piano"，这一现象

表明音高的内部模板和乐器的音色是有联系的，个体通过检索

乐器独特频谱中多样的线索来编码音高。进一步的研究也表

明，不同音色对绝对音高被试的音高命名能力的影响是不同

的，音高命名的正确率在无声音高中（piano和 pure tones）高于

有声音高，表明拥有绝对音高能力被试分辨有声音调（natural

和 synthesized）是有困难的(Patricia,2010)。蒋存梅、张前、李卫

君和杨玉芳（2010）研究了拥有绝对音高能力被试音乐句法加
工能力，探讨了绝对音高对音乐句法基本规则的知觉，包括调

式调性确立、旋律音高倾向、和声功能，以及探讨了绝对音高对

音乐句法结构划分的准确性，结果发现拥有绝对音高能力被试

不仅可以对音高进行孤立命名，而且表现出对调性音乐音高关

系加工的优势[54]。

一些研究认为绝对音高能力在其他音乐加工方面是没有

优势的，甚至是有害的，特别是在只需要相对音高的任务中[55]，

亦有研究表明虽然绝对音高被试在音高加工方面具有优势，但

不一定具有超常的音乐能力，甚至绝对音高被试在某些方面的

音乐能力低于非绝对音高被试。Miyazaki（1992，1993）从音程

结构判断角度，研究了绝对音高被试的音高直觉能力是否影响

个体对音程与和弦命名，结果发现这种影响是负性的。另外，对

音程加工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有一半绝对音高被试对 F#和 G#

音程判断成绩低于 C 大调音程判断成绩。Miyazaki 和
Rakowski（2004）考察了绝对音高被试对旋律的分辨能力，结果

显示绝对音高被试对 C大调旋律辨别成绩高于一般被试，而对
F#和 G#大调旋律的分辨成绩较一般被试逊色，当标准刺激的

旋律片段以音响呈现时，得到了与之前研究相似的结果[20,56]。此

外，绝对音高被试在判断一段旋律与其稍作改变的旋律是否相

同时，表现较差，而非绝对音高被试则可以很好地完成[7]。其他

相关的研究发现绝对音高感者存在着像 Stroop效应一样的干

扰效应。

总之，虽然绝对音高的音乐加工优势是特异性（只特定于

音高相关任务）还是一般性（所有与音乐相关任务均显示优

势），目前仍存在一定争议，但在大部分的音乐能力测试任务

中，绝对音高被试均优于非绝对音高被试。然而，究竟还有哪些

音乐能力上的优势，未来仍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4.2 绝对音高与音乐记忆

目前，研究认为绝对音高被试在早期听觉编码阶段，直接

将听到的音高赋予固定唱名，而非绝对音高被试则将听到的音

进行储存，调出长时记忆中的音高信息，进行比较，然后赋予固

定唱名[57,58]。绝对音高被试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个音阶中，在没

有任何提示音的情况下，直接说出所呈现的每一个乐音的音

名。之所以具备这个能力是因为在音乐绝对音高被试的长时记

忆中，存在固定音高模板（fixed tonal template），能够将每一个

乐音的频率与一个具体的音名联系起来。可见，由于这种音高

加工的独特性，绝对音高被试对音级稳定性的加工相对简化，

其工作记忆的负担也得到减轻[57]。反应时间亦是一个关键的指

标，绝对音高被试识别音高时其反应速度显著快于非绝对音高

被试[22]。绝对音高被试对钢琴键盘中白键音名识别的正确率显

著高于黑键音名[20,33,59,60]，这也反映了在其记忆系统中，对白键音

名记忆更为深刻。Hsieh等人研究认为大多数人分辨音时，是通

过程序记忆检索，使用的是声音系统，而绝对音高音乐家使用

语义系统，可以在音高分类和符号之间建立联系[61,62]。

4.3 绝对音高与空间能力的相关研究
音乐能力与空间能力关联性，集中表现在 "莫扎特 "效应

上[63]。音乐家的空间能力测试[64]、先天性音乐障碍者空间能力研

究[65]均表明音乐能力与空间能力存在一定的相关，但也有研究

对此结果存在质疑[66,67]。当前只有一篇文献直接比较绝对音高

被试与非绝对音高被试空间能力 [30]，结果发现与正常被试相

比，绝对音高被试空间能力优于非绝对音高被试，即 Costa-Gio-

mi等人（2001）发现绝对音高被试在视空间嵌套图形测试（Hid-

den Figure Test）成绩显著好于非绝对音高的音乐专业被试和

非音乐专业被试[68]。自此研究后，未有研究者使用绝对音高被

试对音乐加工与空间加工做更为深入的探讨。然而，音乐能力

与空间能力关系一直是音乐认知研究的热点之一。探讨绝对音

高被试和普通被试两者在空间认知加工上的异同，可以从理论

上进一步了解音乐加工与空间加工是独立机制还是分享机制。

5 研究展望

绝对音高研究首先依赖于绝对音高的界定，只有将绝对音

高界定明确才能发展出更完善的绝对音高甄别测量工具，然

而，对绝对音高的界定和理解本身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从而绝对音高甄别测验工具本身是发展的。起初，筛选绝对音

高被试主要依赖于音名命名法，随后出现了非音高命名甄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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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法，使得当前研究对绝对音高能力形成影响因素的认识更加

全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研究者了解绝对音高能力被试与非绝

对音高被试在音乐能力、音乐记忆和空间能力等方面上的差

异。探索绝对音高被试和非绝对音高被试在音乐能力等认知能

力或人格特征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不仅在理论上可以了解音

高加工与哪些认知模块是共享机制，同时亦可以从多种测试角

度来研制出新的绝对音高甄别工具。同样，对绝对音高形成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探讨基因与环境如何互动形成

特殊能力，以及训练对大脑音乐加工可塑性的影响，亦可以促

进研制出可靠的儿童版绝对音高甄别工具。正是因为缺少绝对

音高能力早期甄别工具，使得当前此研究领域很少从发展心理

角度对绝对音高音被试进行深入研究。

当前研究表明先天遗传、后天音乐训练和语言环境对绝对

音高能力形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遗传因素表现为家庭成员中

拥有绝对音高能力的个体中，其家庭其他成员更有可能拥有绝

对音高能力。同样，后天音乐训练的起始时间和固定音高乐器

训练对绝对音高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未来此领域研究应关注

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绝对音高能力群体的音高加工优势是音高特异性还

是一般性，即除了在音高加工领域表现出优势外，在其他认知

任务中是否也表现出优势，这类研究可以考察音高加工是否是

模块化，以及音高加工模块与其它模块之间的交互作用。

其二、甄别绝对音高能力被试的工具需要进一步改进和细

化。首先，目前甄别绝对音高的工具主要使用对象都是成人，此

工具是否适合青少年或儿童仍需要验证，尚未有研究编制专门

用于甄别儿童的绝对音高测验工具。由于相关研究显示音乐学

习存在关键期（7岁之前）[69]，只有研制客观的儿童版绝对音高

能力甄别工具，才有可能对绝对音高形成过程的神经可塑性动

态过程进行研究。其次，有研究表明即使成人缺乏对音高命名

的能力，如果是他们自己高度熟悉的音乐，这些非绝对音高被

试也能够对这些旋律中音符的音高拥有类似绝对音高被试那

样的音高信息保持能力及音高敏感性[70,71]。尽管仍存在争议，亦

有研究表明绝对音高和非绝对音高之间并非 "全或无 "关系，

或许是一个连续性变量，因而，对绝对音高本身的定义需要进

一步明确。最后，命名法甄别工具虽然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筛选

工具，但受制后天正规的音乐教育，使得此工具无法筛选出那

些先天遗传而后天未受正规音乐教育的绝对音高群体，如某些

少数民族群体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因而，非命名法甄别工

具是未来甄别绝对音高群体的主导方向。

其三、当前对拥有绝对音高能力个体的人格特征等方面研

究还不够深入。比如，有研究显示绝对音高群体其社交技能较

差[72]，在自闭特质上得分显著高于与普通被试或非绝对音高音

乐家[73]。也有研究发现与普通人群相比，患有威廉综合症的被

试更有可能拥有绝对音高能力[74]，但亦有证据对此产生强烈质

疑[75]。

最后、缺乏从进化心理角度来解释，为何人群中绝对音高

感所占比例极少。尽管 Weisman等人认为人类这种对绝对音

高感知的低敏感性可以延伸到整个哺乳动物，并且具有种系发

育特质（phylogenetic trait），但目前极缺乏从适应角度对此问题

进行探讨。相对于颜色视觉，人人都拥有绝对颜色感知能力（少

数色盲除外）、都能够对颜色进行准确的分类命名。然而，对于

声音，为何绝大部分人没有发展出准确的分类命名，而只是采

用相对的方式进行分类。并且，对于某些鸟类，它们几乎都具有

绝对音高能力。对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如何运用进化心

理来解释，未来需要在此领域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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